
景雨萌·当风吹来时 ◎ 

19 
 

第十三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当风吹来时 
  

景雨萌 
 （文法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2014级） 

 

秋尘又把身上的风衣裹紧了。 

天津的秋天快得让人无所适从，来不及更替的衣柜，半夜触碰到的透着凉

气的薄被。来北方读大学快一个月了，从小生活在南方的秋尘从来不知道秋天

是这样凛冽的。如果南方是一块棉花糖，咬下去便温柔得分不开，那北方就是

冻脆的姜糖，硬生生，嘎嘣脆。 

她忽然想起郁达夫了,当时老师在讲台上极度深情并茂地念着：“北国的秋,

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那时候是初夏，温热的阳光浸润了教室

每个角落,一点儿也不悲凉。秋尘趴在课桌上玩弄着手里的黑色水笔，眼睛紧

紧盯着前排夏童的后脑勺。夏童和其他男生不一样，秋尘坚定地认为。她咬了

咬笔头,默默地肯定自己的想法。她看到树叶影子的碎片落在他颈后细密的绒

毛上，风吹叶动，闪动着温柔的光。 

她戳了戳夏童的后背：“你说秋天不是和夏天一样儿有什么冷的。” 

夏童微微转头：“别闹，上课呢。” 

秋尘有点不开心，虽然知道自己男朋友就这副德行，好像讲台上语文老师

才是他女朋友似的，但心里面好像还是进了一粒沙子，怎么去包裹它都咯人。 

秋尘有点想夏童了。自己当时一定要去北方闯出新天地的豪迈心情，这会

儿全部都被风刮跑了。自己从小就固执，唯唯夏童的话听得进去，可是这次他

也没有拦住自己。夏童抱着自己一直小声说，听话，别去了。可当时自己一意

孤行，没人陪也要去。 

秋尘打了电话过去。一次，两次，第三次接了。 

“喂，在哪儿呢。” 

“哎我在打球呢，热死了出一身汗不说了啊乖。” 

连停顿都带着热熏熏的喘息，秋尘闭着眼也能回忆起那熟悉的呼吸声，每

次打完球，夏童都会气喘吁吁地来找她要水喝。看到他仰头喝水时滑动的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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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心也跟着上下摆动着。可是自己现在很冷呢。秋尘蹲下身，觉得自己缩

成一团会暖和许多，她一直拿着手机，那边1000 多公里以外的热气也好像沁

了出来，潮湿，粘黏，却连着周围干冷的空气把自己包围得更紧。 

原来一直以为秋天只有“秋老虎”，所以每次读课文读到秋高气爽什么的

总想笑出声，夏童总嘲笑她见识短浅，说以后带她去北方看看。现在却是自己

一个人拖着箱子来到了这里，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秋高气爽。 

她发了一条短信：“打完球赶紧洗澡，别光着身子感冒了。”像是回应一般，

秋尘打了一个喷嚏。秋尘给夏童发短信打字总是特别慢，因为享受这个过程，

她喜欢和夏童交流多过肢体动作，所以当初说分开1000 多公里也没怎么当回

事儿，反正还是可以聊天的，每每想到这里，秋辰总是很知足。 

秋尘还没有完全适应大学生活,自己是慢热的人,总是不善于结交新朋友。

看到刚开学那天晚上,班上有女生迅速熟络起来她总觉得很神奇。是从哪里找

到共同话题的呢,怎么开口都会尴尬吧。秋尘像是套上了透明的软软的壳。一

个人吃饭的时候总会尴尬，周围全是甜蜜的情侣或是结伴的人群。秋尘老是觉

得有人议论自己怎么是一个人，所以吃饭的时候会一直拿着手机把玩，好像手

中的玩具就是一直陪伴自己的人。轻轻划开锁频，没有消息，锁频。再来一次。

秋尘努力让显得自己很繁忙。她吃饭的时候总会去想夏童，他那么随和的人一

定好多人陪他吃饭，他喜欢辣菜，水煮肉片或者回锅肉。人多的话他一定会主

动会提出合伙点菜吃饭，他会考虑所有人的口味，就像原来他们吃饭他会点一

白一辣一份汤。想到这里看到自己的碗里的白菜土豆,顿时没有了胃口,饭菜不

合口也是秋尘不适应的原因之一。 

她很少联系夏童。自己原来一向被宠着，从来都是夏童找她。分开这么久，

他好像特别忙。军训，社团，上课，作业，朋友。所有这些会让秋尘无法承受

的事夏童永远处理的井井有条。她可以想到新的老师会夸他懂事，严谨，聪明。

就像原来任何一个老师的赞扬一样，换汤不换药。她想起原来每次老师夸奖他

的时候自己总会笑出声，然后夏童大大的白眼就送过来了。夏童在她眼里是不

一样的，有不一样的好，所有人都不明白，只有自己知道。想到这里，秋尘抿

嘴微笑，小小的骄傲在心底慢慢绽放。 

夏童没有回她短信，她已经为他想好了无数个理由，所以没有太在意。秋

尘站了起来，脚微微有点麻木，她揉了揉，准备走进对面的商场，买一条围巾

寄给夏童。她一眼就看上了那条深蓝色的羊绒围巾。浅浅一层绒毛，她又想到

了那个午后。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夏童最近出现在脑海中的样子总是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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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异常清晰，生动得让她颤抖，仿佛一抬手触摸可及。夏童趁售货员不注意翻

了翻价签，她轻轻“啊”了一下，那个价钱不是现在的她可以接受的。高中时

候买东西秋尘从来不在意这些数字，夏童每次都会叹着气揉她头发：“大小姐，

节约一点好吗，以后怎么养你？”秋尘总是笑嘻嘻地说他那么本事一定养得起。

秋尘突然很害怕，现在钱包厚度给予她的安全感远比千里之外的夏童真实可

触。为了反驳自己内心深处这种荒唐可笑的想法，她一咬牙扯下了价签，大不

了下个星期吃素好了。高中时候秋尘给夏童买了一双球鞋，高帮，纯白，牛皮。

夏童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地穿着它，一直到发黄，裂口，还是舍不得扔。这让秋

尘很骄傲，她觉得珍惜自己送的礼物就像疼爱她自己一样。她双手深深插入揉

成一团的围巾，那种温柔就像夏童亲吻着她的额头。 

傍晚时候,秋尘回到了宿舍。下铺的女生看到购物袋，随口问了一句也没

多说。她们不知道夏童。不过没关系。秋尘不喜欢拿夏童炫耀，尽管他优秀得

让他身旁的自己都在发光。高中三年，秋尘从来没有在社交网络上发过一张合

照，每次看到朋友们甜蜜的照片，她心跳都会快一拍。她有时候也想这样，但

是一想到两个人对着镜头故意摆着亲密的姿势，总觉得尴尬，也就不了了之。

而夏童也从来不会在意这些，有时候秋尘想夏童的时候，翻完相册却只有他的

一张标准照。 

下铺的女生正在打电话,和学长打得火热。也不是没有人对秋尘感兴趣，

秋尘一概不理。夏童就像气球一样充胀在秋尘身体的每个角落，它们24 小时

都在叫喊着夏童的名字,虽然只有秋尘听得到。 

手机被捏在秋尘的掌心，沾染上了思念的温度。夏童还是没有回短信。秋

尘想再补发一条，但是又觉得这样会让夏童占了上风。于是心烦意乱地划开解

锁，又锁上。来来回回，屏幕一亮一灭，如星星一般闪烁，像是夏童眨动的眼

睛。秋尘半夜凉醒了,睡前拿着手机忘记盖被子了,她老觉得十月份不到却冷得

像南方的十一月太诡异了,她坚信自己十二月份不上课是不会出门的。划开屏

幕,墙纸是放大了的标准照,夏童的脸被拉得有些变形了,秋尘吃吃地笑了起

来。她看到了短信提示,心跳莫名加快.刚才凉爽光滑的皮肤沁出了薄薄一层汗,

有些粘腻。她重重地点了一下屏幕，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夏童的短信，要把每个

字慢慢嚼碎，吞进肚子里。 

“回宿舍了。热。” 

是晚上十一点半发来的。那时候秋尘睡的正香——下午走得有些累了。秋

尘有种说不出的慌张,好像黑夜张开了大口马上要把她吞噬却没有人来救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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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助。她到北方以来，不能及时回复的时间的差距总让他们之间的对话支离破

碎。没有接点的沟通让秋尘细小的思念无处安放。她怕不久以后只有清晨与深

夜的问候让千里之外的夏童还能在迎接与送别每一天时想起她。想到原来手臂

一伸就能碰到前面夏童突出的脊梁的日子，有些后悔自己的固执。她小心翼翼

地回了短信，生怕自己的动静会吵醒应该在熟睡的夏童。 

“晚安。我买了围巾给你，你不要感冒了。” 

第二天早上，秋尘是被电话吵醒的。 

“喂，还在睡呐。” 

秋尘一向起得晚,头还晕乎乎的。但是夏童声音太熟悉，却又太陌生，她

一下子惊醒了。好像陈放了好多年的香槟，“嘭”被打开了，满是白色丰盈的

泡沫，却也比不上秋尘内心的轻快,要飞起来一般。 

“没，正起来。” 

“宝贝儿你寄什么围巾啊想热死我啊。” 

“啊？没啊，特别冷，怕你感冒了。” 

“感冒什么呀，你注意身体，我有事儿，先挂了。” 

秋尘怔怔地听着忙音，她突然发觉夏童喜欢挂她电话了。原来从来都是夏

童非要等她先挂。内心的极度不平衡像藤蔓缠绕上来。她觉得自己好像落后了，

所有人都很忙都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自己就像折损的画片，任凭别人怎么拍

都不会翻动起来。秋尘极其麻利地洗漱,脑子里面迅速给自己安排了满满的一

天,一种落后的不安让她心烦意乱。 

秋尘忘记换衣服了，还是昨天那件薄薄的风衣。原来总会有夏童发来的天

气预报的截图，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收到了,可能定位太慢了吧。秋尘暗暗佩服

自己，觉得自己总是能找到最恰当的理由安慰自己，让自己开心起来。 

快递的门店里面总是混乱的，满地的包裹马上就会被送到不同的角落。两

头都是满满的期待或者惊喜吧。秋尘找了个可以坐下的地方，一笔一画地填写

着单子，她很认真，额头上出了汗可能是太着急，手有点发抖，或者是桌面不

平，字写得歪歪扭扭。秋尘十分不满意，坐在那里纠结了好久，还是红着脸找

老板重新要了一份快递单。她想让夏童看到她一手好字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

围巾是早上自己整整齐齐放进口袋里面的,现在被一股脑儿塞进了包裹,贴上

了封条。秋尘有些失落，自己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眼它，虽然昨天已经抚摩了

无数次，熟悉所有的缝线，甚至好像已经看到了夏童戴上它的样子。包裹被不

经意地丢到了地上,又被无数包裹所湮没。秋尘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还有想她



景雨萌·当风吹来时 ◎ 

23 
 

一样的人在期待些什么，又渴望找回些什么。 

秋尘也不想知道，她轻声对自己说：“没事儿，会喜欢的，可是一个星期

饭钱呢。” 

风又吹了起来，旁边小孩的气球被吹到了树上，枯枝划拉一下刺破了气球，

只剩下艳丽的外壳耷拉在树梢。秋尘裹紧了风衣，离开了。 

 

 


